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[②] 席勒：《论剧院作为一种道德的机关》，张玉书译，《席勒文集》第 6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[③] 这是就话剧和戏曲总体而言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样也出现在二联剧《兰州老街》（《剧本》2002 年第 8 期，编剧张明、杨晓文）和《兰州人家》（《剧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类似的结构也出现在另一些剧本中，如《秋天的牵挂》（《剧本》2002 年第 4 期，编剧孙德民）。
这个剧本写的是在经济大潮汹涌而来之时，如何制止“无止境的贪婪和躁动”，给自己、也给未来留下
一片绿色。它的情节是，由深圳方面出资的家私集团对森林构成了威胁，在保护森林还是片面追求狭隘
的经济利益之间展开了一场严峻的斗争。应该说，这个剧本是很有现实意义的，它对资本的贪婪本性和
某些官僚的狭隘的政绩观念进行了揭露和批判。但我们也注意到，它将“深圳”当作了与所褒扬的价值
观念的对照物，当作了陌生甚至充满威胁的“他者”，“那里所有的窗户都被严密地封闭，所有的房门
都被防盗门堵严，人们的心灵都在防范心理下被扭曲……”。这个戏在主线冲突中，还夹杂着主人公们
从知青时代产生的温情和亲情。“现在的人都喜欢重温过去同学、战友和知青时的生活，留恋那个时代
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”这似乎又把绿色家园与对往日的回忆混为一谈了。的确，生命中的往事，哪怕是
凄苦愁惨的往事，在回忆中都会带有一丝甜蜜；但这种个人化的情感，不应该代替艺术作品中的价值判
断，尤其不能成为与现实斗争的思想武器。遗憾的是，笔者从《秋天的牵挂》中读出了浓厚的旧日情
怀。作品的结局，是主人公、森林公安局长王栋与从深圳回来创办家私公司的前妻彻底分手，投向深林
中小溪边护林员孙华的木屋。这个结局当然可以解读为对保卫绿色家园的信念的坚守；但是，象征意义
上的“深圳”与绿林真的情同冰炭吗？ 
 
新世纪的中国，是一个既充满希望也充满困惑的社会。各种思想的交叉，各种利益的冲突，各种欲
望的表现，各种绝望的挣扎，为剧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悲剧喜剧和悲喜剧素材。相对于绚烂的生活，新世
纪的剧坛未免显得太沉闷、太单调了。何时能够追上生活的脚步，参与生活的创造，中国的戏剧才有灿
烂的一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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